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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印度所见舍卫城大神变佛教造像十例 

张同标

（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设计艺术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古印度笈多时期普遍流行一种取材于“舍卫城大神变”的佛教造像，描绘佛陀在舍卫城降服外道六师，包括三个主
要情节：芒果树奇迹、水火双神变、大神变。造像通常舍弃了叙事性，转而倾向于礼拜性，形成了以佛陀为主尊集结化佛天众

的宏大场景，作为程式化的造像遍布于西印度诸石窟。就西印度石窟所见，这类造像有繁简不同的造像图像，但均以“并蒂

莲花”、“千佛化现”和“双龙擎莲”为图像特征，并影响了耆那教造像和印度教造像，也是古印度后期密教造像的图式渊源之

一。“舍卫城大神变”系列造像对中国佛教美术的影响，尚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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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于中国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古印
度笈多时期（３２０～６４６），佛教艺术在佛教故国形成
了秣菟罗和鹿野苑两大流派，对中国有很大的影

响。同时，德干高原西部开凿了阿旃陀等石窟寺，

绘制了精美的壁画，描绘了许多佛传和本生故事。

期间，还流行着一种取材于“舍卫城大神变”（Ｐｒａｔｉ
ｈａｒｙａ－Ｓｕｔｒａ＝ｔｈｅｍｉｒａｃｌｅｓａｔＳｒａｖａｓｔｉ）的佛教造像
类型。刻画佛陀在舍卫城施展无上大神变（Ｍａｈａ
－Ｐｒａｔｉｈａｒｙａ）。佛陀世尊坐在难陀与邬波难陀
（Ｎａｎｄａ＆Ｕｐａｎａｎｄａ）两位 那伽龙王（ｎａｇａｒａｊａ）奉献
的七宝妙莲花上对众说法。这朵莲花瞬息之间又

幻化出无数的莲花，所有莲花的莲茎犹如树枝般联

结在一起，枝蔓相连，弥漫天宇，每朵莲花上又各有

佛陀，现行住坐卧四威仪，形成了一个众佛集结的

华严世界。从中国武昌莲溪寺东吴永安五年（２６２）
佛像等同类图像判断，古印度的“舍卫城大神变造

像”从公元３世纪开始出现，［１］很可能在４世纪开
始流行，到了第５世纪时已经极为兴盛，同时遍布
古印度的佛教石窟，成为当时石窟中最为流行的装

饰性造像。

对这种类型的佛教造像的研究，基本都是由海

外学者进行的，国人很少言及。２０１１年６月，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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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同标：西印度所见舍卫城大神变佛教造像十例

有机会考察了印度德干高原西部的巴贾石窟

（Ｂｈａｊａ）、象岛石窟（Ｅｌｅｐｈａｎｔａ）、阿旃陀石窟（Ａｊａｎ
ｔａ）、埃洛拉石窟（Ｅｌｌｏｒａ）、奥兰加巴德石窟（Ａｕｒａｎｇ
ａｂａｄ），本文就考察所见的“舍卫城大神变造像”进
行了初步的讨论。这些造像，主要有分布在阿旃陀

的晚期窟，如第１、第２窟的壁画，第７、第２６窟的
石刻浮雕等。奥兰加巴德石窟西部窟群的第１、第
２窟也相对集中，而年代更晚的东部窟群没有出
现，反而出现了密教特征浓郁的多罗菩萨造像及其

他女尊造像。一般认为，奥兰加巴德石窟的开凿时

期在阿旃陀基本终结之后。这些情况基本上可以

暗示舍卫城大神变在西印度石窟的流行时期：大约

始于５世纪末年或６世纪前期（阿旃陀石窟尾声阶
段），大约经历了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就不再

流行了，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密教特色的各类图像。

这是西印度石窟的情况，不完全与其他地区单体造

像的流行情况对应。

有关“舍卫城大神变”系列造像的研究，是法国

福歇（ＡｌｆｒｅｄＦｏｕｃｈｅｒ）开始研究的，近百年来，得到
了各国学者的热烈反应。福歇对这一系列的犍陀

罗像例尤为重视，花费的笔墨也比较多。他对犍陀

罗像例的题材判断，屡遭争议，而他对印度本土相

关造像的认识，基本没有异议。福歇的著作，直到

近来才有中文译本，［２］有效扩大了我们的研究视

野，由此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中国佛教造像的某些形

式、型制的印度渊源，［３］也看到这一系列研究的复

杂性。我们近期对这一专题给予了特别关注，在西

印度石窟考察期间也特别留意相关的造像遗存，借

些机会对其中的 １０件造像进行简要的报道和分
析。一方面纠正了书面上语焉不详的难解之处，另

一方面也对与中国造像的古印度渊源提出了自己

的设想。

　　一　舍卫城大神变的故事概梗

舍卫城，梵名“Ｓｒａｖａｓｔｉ”，玄奘音译“室罗伐悉
底”，［４］意为“一切有”，曾经是賅萨罗（Ｋｏｓａｌａ，或译
“拘萨罗国”）的都城。这个国家，是古印度十六大

国之一，也是十六大国中的四大强国之一。在舍卫

城的癨园精舍，佛陀度过了他一生中的许多光阴，

有许多部佛经在一开头就说“佛在舍卫城癨树给孤

独园”或“佛在舍卫城”云云。舍卫城的癨园精舍，

是中国历代求法僧热衷膜拜的佛教圣地，我们也曾

造访此地。现在的癨园精舍，古木参天，遍地是砖

砌寺塔遗址，幽静得像一个世外桃园。这里也曾经

是外道云集之地，在玄奘的记载中，在笈多末年，这

里的佛教与外道的势力不相上下，甚至还有凌驾于

其上的态势。在古印度，佛教与外道的竞争向来十

分激烈，甚至有些残酷，“舍卫城大神变”是这些宗

教竞争中一个片断的神奇演义。

“舍卫城大神变”是一则譬喻故事，收录于《本

生经》第４８３则、［５］《天譬喻经》第１２篇、［６］《根本
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二十六［７］等佛书：佛陀

为了制服外道六师的挑战，在舍卫城施展了所谓的

“无上大神变”（Ｍａｈａ－Ｐｒａｔｉｈａｒｙａ）。面对这个惊人
的大神变，外道六师俯首认输，六师之首的富兰那

（ＰｕｒａｎａｈＫａｓｙａｐｏ）以沉水自尽的方法结束了整个
竞技过程。这个故事，在各种佛书中的详细程度不

同，故事情节的关注点也各有不同。综合各书详细

不等的记载，大体如下：

《本生经》第４８３则《舍那婆鹿本生》的“序分”
中说到，佛陀接受外道六师的挑战，答应在舍卫城

城门之外，在芒果树下，施展“双神变”（双倍神通，

Ｙａｍａｋａ－Ｐｒａｔｉｈａｒｙａ）。外道六师却事先想方设法
把舍卫城附近一带的芒果树全部砍伐殆尽，然而，

佛陀却使得一颗芒果种子在刹那之间长成一棵高

大的果实累累的芒果树。经文详细地描述说：

尔时，（频婆娑罗）王苑之园长名骞荼者持一如

水壶大之纯熟美丽庵罗之实，往王所之途中，彼于

城门之处会佛，“将此献佛为宜”，彼以庵罗之实向

佛献上，佛受之坐于其处而食。食终佛言：“阿难！

将此核付与园长，植于此处，此将成为骞荼庵罗

树。”长老依言，于是园长掘地植之。其核忽破，数

根下垂，出锄柄粗细之芽，彼于多人得见之间，成为

高达百肘，干枝五十肘之大庵罗树；而于观看之间，

开花生实，蜜蜂群集，果实坠满树上，耸立于天空之

中。风来吹打，使美味之实落地，后来之比丘等食

之而去。……佛为摧破外道，行双倍神通，即令弟

子亦感异常，而多人见此持有信心。佛继站起，坐

佛座而说法，使二十俱胝之有情，如饮甘露。

之后，佛升到三十三天，度过雨安期，为诸神说

有关阿毗达磨之法。又经过一些过程，开始引出了

佛陀前生作为舍那婆鹿的一番故事。现在，我们可

以清楚了解到，在编缉《本生经》的时候，关注的焦

点是魔术般的所谓的“芒果树奇迹”（Ａｍｒａ－Ｐｒａｔｉ
ｈａｒｙａ＝ｍａｎｇｏｔｒｅｅｍｉｒａｃｌｅ）。

虽然《本生经》提到了“双神变”，却语焉不详，

敷衍了事。这个细节，在《杂事》卷二十六《第六门

第四子摄颂之余佛现大神通事》表现得异常明晰：

尔时世尊便入如是胜三摩地，便于座上隐而不

现，即于东方虚空中出，现四威仪行立坐卧，入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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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出种种光，所谓青黄赤白及以红色。身下出火身

上出水，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如于东方南西北方亦

复如是现其神变。［８］

这个神奇的双神变（Ｙａｍａｋａ－Ｐｒａｔｉｈａｒｙａ），在
佛陀看来，却是“诸佛及声闻众共有神通”，并不算

特别稀奇。真正非佛陀莫属的是“无上大神变”

（Ｍａｈａ－Ｐｒａｔｉｈａｒｙａ）。经文中继续说道，佛陀以默
然无语的方式接受了波斯匿王（主持神变的主角，

已不再是《本生经》所说的频婆娑罗王）请求施展

“无上大神变”的请求：

尔时，世尊便以上妙轮相万字吉祥网鞔，其指

谓从无量百福所生相好庄严，施无畏手以摩其地，

起世间心作如是念：如何诸龙持妙莲花，大如车轮

数满千叶，以宝为茎，金刚为须，来至于此。诸佛常

法若起世俗心时，乃至昆蚁亦知佛意。若作出世心

声闻独觉尚不能知，况禽兽类及以诸龙能知佛念。

时彼龙王知佛意已，作如是念，何因世尊以手

摩地，知佛大师欲现神变须此莲花。即便持花大如

车轮数满千叶，以宝为茎金刚为须，从地踊出。世

尊见已即于花上安隐而坐，于上右边及以背后，各

有无量妙宝莲花，形状同此，自然踊出。于彼花上

一一皆有化佛安坐，各于彼佛莲花右边及以背后，

皆有如是莲花踊出化佛安坐。重重展转上出乃至

色究竟天莲花相次。或时彼佛身出火光，或时降

雨，或放光明，或时授记，或时问答，或复行立坐卧

现四威仪”。

为了施展大神变，佛陀需要七宝莲花作为道

具。那伽龙王（ｎａｇａ）得知佛陀的心意，即时满足了
佛陀的愿望，奉献了莲花，使大神变得以顺利施展。

这个情节，在《天譬喻经》之中有类似的描写，却有

诸多细节差异：

世尊起了世俗之心。———假如佛世尊兴起了

世俗之心，连下及蝼蚁那样的生物都能以己心度知

世尊的心。而兴起了出离世间之心的情况下，连独

觉们也不会知道世尊的心。声闻乘弟子们如

是说。———

这时，帝释天、大梵天为首的神癨，以及数十万

的神癨，以己心度知世尊之心后，如是想道，“为什

么世尊兴起了世俗之心呢”？接着，他们想，“为惠

泽有情，使得世尊在舍卫城显示伟大的神变”。

这时，帝释天、大梵天为首的神癨，以及数十万

的神癨，以己心度知世尊之心后，在宛如力士伸出

曲屈的手臂，或者是如同伸出的手臂曲屈的一瞬

间，帝释天、大梵天等神众，从天界隐去身姿，现身

站立于世尊面前。其后，大梵天等神癨围绕世尊右

绕三次，顶礼膜拜佛足坐于右侧；帝释天等神癨围

绕世尊右绕三次，顶礼膜拜佛足坐于左侧。

龙王难陀（Ｎａｎｄａ）和邬波难陀（Ｕｐａｎａｎｄａ）制
作了千叶花瓣，几与车轮大小，全部由黄金造作的，

又带有宝石梗茎的莲花，奉献给世尊。于是，世尊

坐莲台，结跏趺坐，挺直背脊，面朝前方，镇定心念，

在莲花之上作莲花，其上也有世尊结跏趺而坐。同

样的，前面、后侧、两侧也都是如此。像这样，世尊

化作为佛的集团，最终直至色究竟天（Ａｋａｎｉｓｔｈａ／
Ａｇｈａｎｉｓｔｈａ＝阿迦尼吒天），都是化作的诸佛诸世
尊的众会。有的化佛们行走，有的住，有的坐，有的

卧，有的问，有的答，唱两首诗颂……［９］

至此，我们有幸看到了“舍卫城大神变”过程中

的三个主要情节：１．芒果树奇迹（Ａｍｒａ－Ｐｒａｔｉ
ｈａｒｙａ），２．水火双神变（Ｙａｍａｋａ－Ｐｒａｔｉｈａｒｙａ），３．大
神变（Ｍａｈａ－Ｐｒａｔｉｈａｒｙａ，化现千佛），也从不同文本
中看到了这个譬喻故事从简单到丰富的过程。

相对来说，以上三个情节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独

立表现的。前两种情节的艺术表现少一些。“芒果

树奇迹”一般认为在早期的巴尔胡特堵波（Ｂｈａｒ
ｈｕｔＳｔｕｐａ）和桑奇一号大塔（ＳａｎｃｈｉＳｔｕｐａ）有所表
现，后来就非常罕见了。美国学者罗伯特·布朗

《在印度和陀罗钵地艺术中舍卫城大神变》指出：阿

旃陀石窟第２窟中一堵壁画中，“佛陀坐在一棵芒
果树下，正施行“千佛化现”神变”。［１０］这两大主题

的组合极为稀见，虽然罗伯特·布朗提供了一幅照

片，可惜不甚清晰，加之我们在考察时所得图像同

样不甚清晰，无由详述，姑记以备考。“水火双神

变”造像多发现于阿富汗的派特瓦（Ｐａｉｔａｖａ），在印
度本土没有发现，在东南亚和中国、日本等地也同

样没有发现，基本上可以看作是毕迦试地区独有的

一种地域风格。

本文关注的是西印度考察所见的“大神变造

像”。虽然在故事文本中，“大神变”是只能佛陀本

人才能施展的奇迹，佛陀也因此击败外师六道的挑

衅，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促使这个故事转换成图像

表现时，不仅仅与故事的神奇有关，也与当时的佛

教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也就是说，是当时的

佛教信仰推动了图像的流行。今天，我们试图从造

像中还原当年的历史信息。

　　二　舍卫城大神变图像的基本形态

表现“舍卫城大神变”的造像，以经文为起点，

逐渐趋于程式化。前记阿旃陀第２窟壁画，如果罗
伯特·布朗所论属实，那么这铺壁画是比较忠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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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利文传统的艺术表现（《本生经》《大事等》等以

巴利文文本流传至今的，故名）。相对而言，阿旃陀

第６窟壁画是比较忠实于《天譬喻经》的文本内容，
是比较忠实于梵文传统的艺术表现（《天譬喻经》

是以梵文文本流传至今的，故名），特别是关于化佛

之间似有对晤交谈的表现，是其他造像中所没有

的，颇有罕见。在发展过程中，“舍卫城大神变”的

艺术表现趋于程式化，可能是在大乘佛教菩萨信仰

的影响下，经文中的帝释天和大梵天逐渐被图像中

的胁侍菩萨所代替，出现了从“三佛”至“一佛二菩

萨”的图式转变过程。

（１）忠实表现经文的像例
“大神变”（Ｍａｈａ－Ｐｒａｔｉｈａｒｙａ）的庄严景象：佛

陀坐在七宝妙莲花上，从莲茎分出许多细枝，枝梢

各有佛像，枝梢又再细分，其上又各有佛像，如此层

层叠叠，铺天盖地，从舍卫城一直到色究竟天的浩

瀚空间之中，一时之间，出现无数的化佛。化像有

坐住坐卧等不同姿态，有的化佛还再现水火双神变

的神变。特别神奇的是，有些化佛相互之间还能对

话，甚至化佛与主佛世尊之间还能展开佛法讨论。

这个场景，通常被称为“千佛化现”。“千佛化现”

有繁简两种表现，分别以阿旃陀第６窟和第９窟的
壁画为代表。

例如，阿旃陀第６窟壁画（图１）。第６窟“形成
了上墙与下墙的特征，属于５～６世纪。在主殿中的
每个墙上雕刻着精致的作品。其中一些保留着起初

的着色的痕迹（左边）。主殿外前厅左边下部装饰着

绘画，佛陀说法的姿式，现部分毁坏（反面）”。［１１］该

壁有一铺壁画是表现“千佛化现”的极好的例子。佛

陀坐在莲花上，周围是各类化佛的礼拜者。

图１　阿旃陀第６窟壁画

　　标识“千佛化现”标志性的图像特征是双龙擎
举莲花。《天譬喻经》指出这两位龙王的名字是难

陀（Ｎａｎｄａ）和邬波难陀（Ｕｐａｎａｎｄａ），这是佛经中经

常提到的“八大龙王”位列开头两位龙王的名字，他

们也曾经在佛陀初诞时吐水浴佛（这应当是龙族的

通用名字，不同故事中的这两位龙王未必是同一个

人）。图像有残损，但仍然能够清楚看到那伽龙王

头部的蛇盖，蛇盖由眼镜陀的头部拼合成兜帽状，

像佛像的头光一样置于龙头之后，是龙族的神圣标

志。那伽龙王，是古印度俗信神癨，掌握雨水，也是

财宝神。他们对面举起一朵硕大的莲花，其上端坐

佛陀，结说法印，身形高大，他无疑画壁画的核心，

是信徒礼拜的焦点。

主尊的左右和上方是各种姿势的化佛。壁画

残存了坐佛和立佛两种形象，据《天譬喻经》和《杂

事》，应当是“行住坐卧”四种，似缺两种，但至今所

见大神变造像均没有发现行卧两种。这些化佛之

中，坐佛均下，立佛居上。尤其是佛顶之上的两尊

化佛，一坐一立，似在交谈。在经文中，化佛之间相

互交谈、化佛与主尊之间互相问答，是佛特有的神

通。这个情节，在其他造像中罕有表达。

化佛之间，由漂亮的花草穿插其中。类似这样

的花草，在阿旃陀的其他壁画中也屡有表现。主尊

左手侧的一尊坐像，结禅定印，结跏趺坐，斜披袈

裟，袒露右肩。他与主尊之间的一组花草，其中有

一枝是莲茎技托着上方的莲花。他的左手侧的一

组花草中，同样能够辩别出一根支托莲花的梗茎。

根据经文的描述，佛陀施展无上大神变，化现了无

数的莲花，这些莲花梗茎相连。梗茎相连是大神变

造像的基本特征。

这种图式的大神变造像，基本忠实于经文描绘

的神奇场景。只是，这类绘画和雕刻比较少见。更

多的做法是简化了化佛的数量，往往只留下左右两

尊，形成了所谓“三尊像”的形式。这里以尼泊尔写

经图像为例，无数的化佛在这里被大幅度省略了，

只留下了三尊佛像。正中的主尊作说法印，坐在华

丽的宝座上。两边各有一尊化佛，坐于莲台上之

上，他们分别看着画面左右下角的人物。左右下角

表现的是六师之首的富兰那迦叶。左下角的富兰

那迦叶，身体肥胖，手持黑色物体，按照经文描述是

他用以自杀的沙囊。右下角，他头下脚上，应是表

示他把沙囊挂在脖子投水自沉的场景。另一位手

臂举过头顶的形象，表示他对于佛陀世尊的无上大

神变的恐惧和敬畏。尼泊尔写经图像，虽然有了大

幅度省略，但我们仍然能够参考图像谱系和佛典文

本辨识图像所表现的舍卫城大神变。

（２）帝释天和大梵天
《天譬喻经》提到了帝释天、大梵天出现在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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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施展大神变的现场，他们有时与化佛一起出现

在画面上。我们在阿旃陀第９窟看到了一幅极为
残损的壁画，幸好有一幅草图可以使我们理解画面

上的帝释天和大梵天。［２］１２９

例如，第９窟壁画（图２、图３）。位于阿旃陀石
窟群的中间部位，是一个极为古老的支提窟。窟内

立柱顶托起一圈类似于横梁的构件“长押”，在“长

押”的立面上绘画壁画。通常认为壁画远不如石窟

那样古老，而是６－７世纪的作品。面对石窟中的
支提塔，在我们右手上方的横梁立面上的壁画，其

中有两个片面的图式相似，其中的一幅保存得更好

些（残损较为严重的一幅，就艺术质量而言，远在另

一幅之上）。福歇征引“格里芬先生的大作《阿旃

陀石窟壁画》（伦敦，１８９１）”的草图（图 ２），指出
“原作是一幅严重损毁的壁画”。

图２　阿旃陀第９窟壁画线描图

图３　阿旃陀第９窟壁画

福歇又说：“我们只能满足于勾勒出装饰在第

九窟主拱门上那些壁画之一的草图。我们知道那

个地下小礼拜堂奇特的平面形状，包括其三个正

殿、入口、走廊和标示着祭坛位置的佛塔，其暖色调

的壁画如同长方形廊柱大厅的画龙点睛之笔。在

柱子上面的拱廊处排列着一系列表现僧团的绘画。

其中一个几乎完整的场面在本书中给出了图版。

该绘画比仅仅结合主题的基本要素———把脚放在

莲花上的本尊佛———更高出一筹。在佛三尊中，中

尊是说法佛，两侧是佛的化现，即自愿屈尊为卑微

的持拂角色的两个传统神灵”。

又说：“佛以欧洲人的坐姿（引按，此即倚坐姿

势，佛书亦称善跏趺坐）坐于中间，斜靠在传统的王

座上，椅子后背由叠生的动物构成，前腿被雕刻成

狮子的形状（狮子座）。佛结说法印，同时握着袈裟

的左褶边，脚放在一朵莲花上。佛左右两边第一排

是另外两个佛。都有华盖，脚搁在莲花上，一侧髋

部突出，面向中尊，右手施无畏印，他左手转向后，

握僧袍的褶边。佛座两边和后面是两个衣着华丽

的俗人———神或菩萨———右手持拂。在这组像的

上方悬着花环”。［２］１５３

尽管福歇著述的汉译不太好懂，还是为我们提

供了许多有益的信息。对照图版，他所说的“佛左

右两边第一排”的两个佛，显然只是仅仅描绘了主

尊右边的一尊，另一尊却不是这样的。他们应当是

化佛的代表。特别是福歇所说的“两个衣着华丽的

俗人”，对照经文，他们应该是帝释天和大梵天。经

文说到佛决定施展无上大神变之时，他们立即来到

佛的身边，侍立于左右两侧。“帝释天、大梵天为首

的神癨，以及数十万的神癨，以己心度知世尊之心

后，在宛如力士伸出曲屈的手臂，或者是如同伸出

的手臂曲屈的一瞬间，帝释天、大梵天等神众，从天

界隐去身姿，现身站立于世尊面前。其后，大梵天

等神癨围绕世尊右绕三次，顶礼膜拜佛足坐于右

侧；帝释天等神癨围绕世尊右绕三次，顶礼膜拜佛

足坐于左侧”。尽管在经文中提到的是坐姿，我们

还是能够判断图像中主尊的右手侧是大梵天，左手

侧是帝释天。他们确实衣着华美，手持拂子，侍立

于主尊身后两侧。本应该梗茎相莲的三朵莲花，在

图像中被省略了梗茎（也许是图像损毁造成的）。

到了密教时代，舍卫城大神变造像不再像以前

那么流行，但也常常出现。密教特别强调各种佛、菩

萨及其他尊神的组合，舍卫城大神变毕竟是一种传

承有序的集结诸多尊像的一种有效方法，因而仍然

有所使用。现举出一件那烂陀出土的造像为例，这

件作品曾经在２００７年在北京等地展览过。石雕，公
元１０世纪，那烂陀考古博物馆藏。石像不大，１２×９．
５×４．５ｃｍ。印度方的阿马兰德拉纳特博士介绍说是
发生在舍卫城普拉蒂哈尔亚曼达波（Ｐｒａｔｉｈａｒｙａ－
ｍａｎｄａｐａ）的神变场景，“以高浮雕形式雕刻于一个佛
龛中，上有三叶形拱顶（ｔｒｉｌｏｂｉｔｅａｒｃｈｅｓ）和壁柱，柱头
为半人半神的飞天（ｖｉｄｙａｄｈａｒａｓ）。主尊佛像作说法
势，坐于仰覆莲座上，莲花茎由两个蛇神托起。自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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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生出许多花茎，盛开的莲花上端坐着佛陀的不同

化身。紧挨主尊两侧的佛像结尊贵座（ｂｈａｄｒａｓａｎａ）。
上端的佛像手作禅定印（ｄｈｙａｎａ－ｍｕｄｒａ），两侧各有
一小人物。紧挨着背光两侧的佛像作说法姿势

（ｐｒ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ｔｔｉｔｕｄｅ）。再下面两佛像手作无畏印（ａｂ
ｈａｙａ－ｍｕｄｒａ），左像右手残。所有佛像都有拉长的
椭圆形头光。石板的三个拱顶部分交替刻有飞翔的

乾闼婆（ｇａｎｄｈａｒｖａｓ）和流云。石板背后有三行佛经
铭文。”［１２］我们注意到解说中提到的两位龙神那伽，

露出半身，头后是仅有一条蛇的龙盖，各自伸出一手

但没有接触莲茎。莲茎从一朵涡状的浪花中长出

来，这是鹿野苑类似造像的常见特色。解说中没有

提到的主尊左右两侧人物，他们双手合什，从经文来

看，他们是帝释天和大梵天，都是站姿，而不是经文

中所说的坐姿。

（３）简洁的三佛式样
虽然很难确知时间，在印度石窟造像中，舍卫

城大神变场景中的帝释天和大梵天普遍被两位手

持拂子的菩萨所替代，这或许是大乘佛教菩萨信仰

的急剧加强所造成的。这样，舍卫城大神变场景转

换成了“一佛二菩萨”的简洁形式。

图４　埃洛拉第１０窟支提塔侧壁浮雕

例如，埃洛拉第１０窟支提塔侧壁浮雕（图４）。
在埃洛拉第１０窟，我们同样遇到了类似的浮雕饰
板。这也是一座支提窟，石窟里端居中的是一座支

提塔，塔前有倚坐说法像，左右两侧各有一尊胁侍

菩萨。塔身周侧的浮雕饰板中有两方值得注意。

其一（图４）：主尊结跏趺座，结说法印，左右两尊胁
侍菩萨各自左右举拂子，三者构成“一佛二菩萨”形

式，与支提塔正面的大型造像非常相似。他们都在

莲花上，莲茎相莲。并蒂三莲，是极明显的大神变

造像的特征。其二，基本造型同前，惟作倚坐式。

而图像下端却是一只侧面的法轮而两侧的卧鹿。

前者是容易判断的“大神变造像与说法印佛像的组

合”，后者虽然图式相似，却明显强调说法。在我们

看来，无论如何变化，这一类的图像的核心要素都

是礼拜性的说法印佛。说法印佛，被判定为毗卢舍

那佛，他是佛法的化身，是三身佛之一的法身佛。

法身佛像永恒的太阳一样照耀人间，却不受黑夜和

乌云的阻碍，因而以日为喻，得名为“毗卢舍那佛”

（Ｖａｉｒａｃａｎａ）。毗卢舍那是梵文“日”或“太阳”的译
音词。值得注意的是，《天譬喻经》所描述的帝释天

和大梵天，在这里被两尊胁侍菩萨所代替了。虽然

这两尊胁侍在后来的图像和经文中常常被指认为

特别有名的大菩萨：观世音菩萨、金刚手菩萨，但图

像尚不足以判断他们的具体尊格，我们倾向于这样

的认识：他们是专司胁侍功能的“胁侍菩萨”，不必

与其他著名的大菩萨比附。［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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